
莲峰角蟾的发现

惠东莲花山脉是粤东沿海的
第一道生态屏障，“海里的气流冲
过来又被挡住，使得莲花山脉水
源非常丰富，原生植被也保护
得比较好。”林石狮提到，他们
认为在莲花山脉还存在很多未
知物种，值得他们去探索和研
究。2022年年底，他带领的生物
多样性团队就开始在惠东莲花山
多次搜寻角蟾蝌蚪的痕迹，但一
无所获。

直到去年夏季的一个夜晚，
团队照例在莲花山进行夜间调查
时，一阵不同寻常的蛙叫声引起
他们的注意。“最开始听到几声，

但不是很活跃，我们就满山地
找。”团队成员曾昭驰回忆道：

“仅凭声音大部分时候是很难确
定的，但角蟾不是一种很常见的
两栖类物种，它的叫声比较有特
色，一听到声音，就不自觉想去找
是哪种角蟾在叫。”

蛙类的野外调查常在夜间进
行，视野受限，要在漫山遍野中，
仅凭借几声微弱的声响找到发声
物种，需有丰富经验，也需要一点
运气。当时还下着雨，团队沿着溪
流搜寻，在山林间兜兜转转三个多
小时，才终于在路边石块上发现一
只橙黄色小蟾，四肢尤为纤长，与
粤东地区常见的体态短胖的角蟾
有明显差异，疑为新物种。

为了搜集更多的样本，团队
又持续搜寻了八个小时，徒步16
公里，又找到另外两只。“我们是
当天下午四五点进山的，第二天
从山里出来已经是早上七点多
了，但没能找到雄性成体。”曾昭

驰说道。
此后，为了丰富样本数量，团

队又多次进入莲花山，在山野林
溪间，在岩石土块下，打着手电筒
仔细翻找，有时费尽一晚上工夫
也难找到一只。“蛙类的出没是有
季节性的，一开始听到的声音可能
是它繁殖期的开始，也可能是接近
它繁殖期的尾巴，你不知道这种新
物种的繁殖期到底是什么时候。
过了繁殖期它们不叫了，就很难找
到。”林石狮提到，曾有调查团队搜
寻一种蛙类，这种蛙类一年只叫两
个星期，特别难遇。

就这样一次次进山，再加上
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搜集足够
的样本后，又经过系统的形态学
比较和分子系统发育学分析，前
段时间，团队所著文章正式发表，
这种四肢纤长的橙色角蟾，被命
名为“莲峰角蟾”。

据悉，相比其他蛙类，角蟾对
于环境的要求更为苛刻，一点微
观条件的变动都可能影响物种的
生存，此次“莲峰角蟾”的发现，
说明莲花山脉的自然环境得到良
好保护，对后续推进生物多样性
研究和生态治理具有一定意义。

认识一朵花的名字

林石狮今年40岁，从大学本
科开始就醉心生物多样性研究，
大二即进入实验室，大三期间正
式师从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分
类学的廖文波老师，开启了长期
在华南山地乃至全国的野外调
查。时常白天进山，夜晚搜寻，下

山后来不及休息又埋头制作标
本，风吹日晒下他变得皮肤黝黑，
那时穿着迷彩外套，拖着几大袋
标本回校时，常要被门卫拦下核
对身份。

大四开始前，林石狮跟随老
师做丹霞山的物种研究，平均每
两周就要坐上火车从广州到韶
关，再坐上中巴一路颠簸到丹霞
山，背着大包带上设备就钻进山
林里。有一次进山做调查时，他
来到一个寺庙前，眼前的小水塘
旁边凹进去的小坑里长着的一小
丛植物引起他的注意。“大约就几
十棵，我第一眼看过去就肯定它
是个新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
经对整个丹霞山做了详细调查，
鉴定出来大量的植物种类，但它
让人眼前一亮。”林石狮说，“然
后就按惯例，采集样本做解剖，时
不时回去看一下它，等它开花，等
它结果，进行专业化的鉴定。”这
是他第一次发现新物种，后来仅
用两周时间他就完成了论文。林
石狮向记者介绍：“它的花很小，
黄色的，很漂亮很可爱。”不难看
出他当时的兴奋。这种植物最终
被命名为丹霞小花苣苔。

硕士毕业后，林石狮进入一
家公司工作，后又在深圳环科院
待过一段时间，最终选择入职广
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成为
一名专任教师，他希望能有更多
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做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2014年，林石狮在
学校组建生物多样性团队，并逐
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专心于生
物多样性研究，并努力拓展这一

学科的发展方向。
其实，莲峰角蟾并非团队发

现的第一个新物种。“2022年，当
时我们在清远燕子岩的溶洞里进
行调查，但什么也没发现，就准备
回广州。经过一个高速路收费站
时，发现附近有一小片喀斯特地
貌。”曾昭驰提到，“我们就停车下
来看一看，其实只是好奇心驱使，
拿着手电筒就往石壁上一照，就看
到很小很小的一只蛙。”这就是后
来被命名为苔斑臭蛙的新物种。
同年，在广东连山笔架山，林石狮
又带领团队发现了密疣掌突蟾。

这是属于进行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的科研人员的惊喜。与这
些惊喜相伴随的，是长年累月在
山间野外的奔波，其间有苦有累，
也有惊险。有次在广西进行野外
调查时，一条竹叶青就盘桓在他
们脖子旁边，林石狮举起照相机
聚精会神拍照记录，低头才发现
就在鞋子旁边的落叶中，一条“五
步蛇”正对他虎视眈眈！但林石
狮更强调的是乐趣，“每去到一个
新地方，我们都能看到有趣的，周
围都是新的。比如我到云南，会
发现好多东西见都没见过，每个
植物开花结果我都得拍一下。”

在林石狮看来，他选择分类
学这门基础性学科，驱动他的本
质原因就是想搞清楚，他喜欢的
那朵花叫什么名字。在他看来，
虽然这门学科逐渐冷门，但意义
深远。“它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
量，无非是采集标本，然后进行鉴
别。然而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开
展，揭示了区域多样性情况。我

们先要搞明白，大自然到底有什
么，才能去讨论它们有什么用。”
林石狮打了个比方，比如搜寻鉴
别出很多种普通的蛇，积累无数
专业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拎出特
殊的品种，用于入药研究。

从接触学科到认识世界

端午节期间，林石狮发动学
生进行调查，认识自己家乡包粽
子的粽叶，“你会发现湛江和潮汕
包粽子的叶子是两码事，海南用
的又是另外的品种”；又或是走在
公园里了解到，“鸡蛋花不仅是我
们生活中常见的绿化植物，我们
喝 的‘ 王 老 吉 ’里 也 有 它 的 存
在。”林石狮解释道，“你有一点
知识储备的话，会发现动植物跟
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你甚
至会觉得，跟世界有心灵上的交
汇。”这种交汇使他觉得治愈，也
使他觉得这一行再苦再累，也不
孤独。

近年来，林石狮不断拓展生
物分类学的发展可能性，他的团
队不断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比
如正在尝试制作粤东地区的动物
图谱，以弥补这一研究的空白，或
是规划深圳第一座动物天桥并接
连五年进行监测；他也不断鼓励
团队成员们进行多种尝试，去城
市里将动物栖息地打造成自然景
观、与博物馆合作进行生物标本
艺术设计、带着孩子们进行生物
多样性研学活动，又或是尝试进
行野外生态直播，让更多人关注、
了解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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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帅和苏禹宏夫妇的工作室
展台上，站着几十个人物手办。这
些人物手办造型不一，有的盘腿坐
着双手合十，有的怀里抱着小猫，
还有的穿着古装挥舞扇子。

与近些年风靡的二次元动漫手
办不同，刘帅工作室里的手办并非
工厂量产，而是来自真人 3D打印
——消费者站在摄影棚里的相机矩
阵里，90台高速摄影机360度环绕
拍摄，再由电脑将图像合成为 3D
模型，最后由3D打印机进行打印。

制作真人手办的技术早已存
在，但因为成本太高而让大众望而
却步。刘帅和苏禹宏研发出了成本
更低的3D数据采集设备，把一座真
人手办的起步价格降到了200元。
刘帅表示，随着技术发展，真人手办
的价格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这是一种新型的纪念方式”，
刘帅告诉记者，“我们想让这种纪
念品变成一个大众随手可以购买的
东西。”

刘帅和苏禹宏创办的真人
手办制作公司位于广州番禺。
走进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一
个高约2米、宽约1.5米的摄影
棚。走进摄影棚，四周的立柱
上装着90台相机，1.5秒内，一
阵闪光灯闪过，真人数据采集
就完成了。

这是刘帅的工作室独立研
发的相机矩阵。“我们开发这
款设备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它
价格便宜。”刘帅表示，在这款
设备出现之前，同样形态的设
备采用单反，价格最低也要四
五十万元，这导致3D真人手办
产品无法普及。“我们用运动
相机替代了单反，能把一套设
备的价格降至15万元。”

进入真人手办行业前，刘
帅是一名软件工程师。2022
年初，他和妻子苏禹宏接触到
了3D打印手办这一技术；夫妻
俩认为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决
定投入这个行业的设备研发和

制作。“照片可以留住美好的
瞬间，但它终究是平面的，而
3D 打印技术可以提供一种立
体的回忆，让这一瞬间的你，
或者朋友、家人变得立体起
来。”苏禹宏表示。

从软件设计跨界到硬件研
发，刘帅和苏禹宏要面对的困
难无处不在。研发之初，刘帅
对相机矩阵的电路、机械结
构、钣金、灯光非常不熟悉，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我在每个
环节都要不断地试错，花两个
月解决钣金的问题，三个月解
决灯光的问题，半年解决相机
软件硬件控制的问题，再花半
年解决白平衡的问题，一点点
往前拱。”刘帅说。

研发出了成本较低的3D数
据采集设备后，刘帅需要把这套
设备广而告之，一方面吸引想开
真人手办制作店的客户订购设
备，另一方面吸引普通消费者上
门消费。他选择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推广视频，但由于相机矩阵
的拍摄过程是静态的，这一呈现
在短视频中并不“炫酷”。

“人站在这个矩阵设备里，
咔咔灯光变换一下，它就完成
了拍摄。刷到视频的潜在客户
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看不
懂你的设备原理。”刘帅表示。
因此在商业化运营的初
期，工作室接到的订单量
寥寥无几。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刘
帅研发出第二款3D数据采
集设备之后。这款设备更
有“科技感”——人站在摄
影棚中央，相机安装在可
360度围绕人物旋转的柱
子上，相机旋转几圈，就完
成了数据采集。“我们研发
的第二款设备价格更便宜
一些，它在短视频里的呈
现效果很好，我们短视频
账号的流量就慢慢起来了，客户
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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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D 打印工作室，刘
帅向记者展示真人手办是
如何被“打印”出来的。只
见他轻轻掀开3D打印机的
黑色遮光罩，一股树脂的气
味扑鼻而来——这是3D打
印的“墨水”。遮光罩下，二
十多个已经半成型的真人
手办“躺”在打印面板上，机
器在其上方来回移动，喷涂
一层又一层厚度只有 0.02
毫米的树脂，并在涂层边缘
处添加颜色。八个小时后，
在数千层树脂的堆叠下，手
办初具雏形；再经过清洗、
喷砂、上釉、固化等步骤，一
座真人手办才大功告成。

开办工作室后，每天上
门采集3D数据的消费者络
绎不绝，有的追求创意，有
的为了留下纪念。然而，最
让刘帅印象深刻的，却是一
个未曾踏足他的工作室的
客户。几个月前，这名客户
急切地表示自己想为父亲
制作 3D 手办，但无法带父
亲来到工作室，请求刘帅当
天上门为他的父亲采集3D
数据。客户的语气难掩焦
虑，刘帅猜测他的父亲可能

是身体出了问题。
“后来这个客户没有让

我们上门采集数据，也没有
来工作室消费。这件事是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件
事让刘帅感到，尽管 3D 手
办是一种新颖的技术，但它
也有难以触达的角落。

刘帅希望未来3D真人
手办的消费门槛能进一步
降低。他的工作室计划在
今年推出新款3D数据采集
设备，这款设备仅采集人脸
数据，再配上卡通身体，制
作成本不到五十元。

“目前，真人手办最便
宜的价格是199元，但一般
消费价格在 399 元以上。
虽然对于一个具有特殊意
义的纪念品来说这个价格
并不高，但对于一个普通消
费 品 来 说 其 实 还 是 挺 高
的。我们想让3D手办的价
格继续降下来，让更多人能
够体验到这种新型的个性
化消费。”

真人手办的制作过程可
分为数据采集、合成3D模型、
修 饰 3D 模 型、打 印 四 个 步
骤。其中，修饰 3D 模型是决
定真人手办成品质量的关键
步骤。这是因为，当一米六甚
至一米八高的人体被缩小至
十几厘米高的“微缩”人体时，
许多在正常尺寸下看来无足
轻重的现象都会成为无法忽
视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修模师
来一一解决。

以人的手指和眼镜为例，
一根直径为一厘米的手指，
打印出来直径可能只有一毫
米，眼镜的镜框缩小十几倍
之后也变得极易断裂。修模
师要在 3D 模型上把这些部
分 加 粗 ，使 3D 模 型 适 于 打
印。“所以修模师要懂得人体
结构，要懂雕刻。”刘帅告诉

记者。
修模的另一个作用，就是

修补3D数据采集得不清晰的
部分。刘帅表示，如今的技术
尚不完全成熟，合成后的模型
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五
官粘连、不光滑，轮廓不清晰，
头发没有纹理等。消费者在
相机矩阵里拍照时的轻微晃
动，也会使3D模型不清晰。

“比如说鼻子采集的数据
不太好，模型的鼻子塌了，修
模师就要重建这部分的数据；
或者模型的嘴巴线条不分明，
修模师就要强化一下嘴唇的
轮廓。”刘帅指着自己的嘴巴
演示道。“修模的难度是最大
的，它对修模人员的能力要求

会很高。”
为了避免后期修模

难度过高，刘帅会在数
据采集阶段确保数据的
精确度——他建议顾客拍摄
时不要晃动，也不要佩戴耳坠
眼镜等不利于缩小打印的配
饰。有的顾客抱着自己的猫
来摄影棚采集 3D 数据，然而
猫在主人怀里喵喵叫，这时就
需要主人把猫哄安静了才开
始采集。

“最理想的数据采集对象
是身材壮实的人，因为体积越
大，站得越稳，像素越多，电脑
合成的模型就越清晰。”刘帅
笑着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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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发现新物种

只因“看到一朵花很漂亮，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林石狮选择了从事生物分类学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崔文灿 实习生 罗银芳 图/受访者提供

林石狮是广东
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带头组建起的生
物多样性团队在近十年间承接了华
南地区多个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

近期，团队在惠东莲
花山发现新物种莲峰角蟾，因而登上
热搜。

这并非广东第一次物种“上新”。
2023 年 广 东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3.03%，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省份之一。近年来仅植物类，2021 年

至 2023 年期间，广东省境内就发现植
物新物种56个。

越来越多的新物种被发现，生物
分类学这门学科也更为人知晓，这
是一门被调侃为“低技术性含量”的
基础性学科，也是一门常需披星戴
月、赶山蹚水的学科，在林石狮看
来，他选择从事这一学科，不过是因
为“看到一朵花很漂亮，想知道它叫
什么名字”。

刘 帅 展
示 自 己 一 家
三口的 3D 真
人手办

刘帅演示如何用
研 发 的 设 备 进 行 相
关数据采集

店 内 打 印
的 部 分 3D 真
人手办

刘帅和他的 3D 打印机

林 石 狮
在野外拍摄
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紫纹
兜兰

莲峰角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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